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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朝代和皇帝，委实有些
多而乱，记不住。但我还是记住了南
朝的宋文帝刘义隆，在位三十年，干
得不错，史称“元嘉之治”。就在元
嘉二十五年(448)，正式置太湖左
县。据史载：太湖旧有大湖等五湖。
有人说，太湖方言中，大念 tai 音，
故得县名太湖。这名是哪个官员拍板
的？我怀疑他是行伍出身，或根本没
动脑子。太湖这名本身不错，问题是
江苏已有个太湖，人家在商末就得名
了，不能跟人家重名呀。直到现在，
吾乡安徽太湖，每每被人误为江苏太
湖。不过，我想，当人对吾乡太湖略
有了解，会把它记在心头。

太湖旧有五湖，后来都被泥沙湮
没了。 1958 年，国家修筑花凉亭水
库，今改名花亭湖，太湖又有湖了。
山在水中，水在山里，千重山色，万
顷波光，如何不美？太湖以湖而命
名，其实是个典型的山区县。县依大
别山，望长江水，山地为主，兼有丘
陵、平源、河湖。山中层峦叠嶂，丘
陵如染似黛，平原一马平川，水上渔
歌唱晚，有大美、太美。地形地貌如
此丰富，是他县难得的，可谓占尽地
利。不同地貌，便有富饶物产，北乡
的茶与木，南乡的鱼与棉，东西乡的
米，自古有名。以茶为例，唐朝时就
被陆羽写进了《茶经》。

也是在南北朝，二祖慧可大师在
北魏接过达摩禅法，却不为人接受，
命都险丢了。又遇“周武灭”，为了
禅法的生存，毅然选择千里南逃，来

到南陈的太湖左县。左，谓蛮荒之
地。天柱山那时已很有名了，但二祖
不能去呀，他和他的禅法都需要养
晦。他驻锡于太湖的狮子山，后上司
空山传衣三祖曾璨大师。也只有在当
时太湖这有些蛮荒的山野二祖才能真
正安下身心，对禅法进行中国化，使
之与中国文化相融，为中国人所接
受。又经三四五祖的不断中国化，于
六祖开宗立派，成为中国禅宗这种中
国化之始，是在太湖开始的，故说
“禅源太湖”。禅宗于太湖发源，终
成今天无边禅海。

太湖出了个赵朴初。“朴初故
里，太美太湖”为太湖人之最大荣
耀。是太湖厚重的佛禅文化，养育了
赵朴初。但养育赵朴初的沃土，决不
仅仅是这些佛禅文化。

进入隋朝，县名终于去掉那个左
字。千余年来，除 1936 年国民党为
了剿 gong ，把司空、妙道、明堂诸
山划给新成立的岳西县外，太湖保持
了地域与文化的相对完整。

除了地形地貌丰富，太湖之地理
位置亦非常重要。从地图上看，太湖
在大别山与长江之间，无论往南北去
东西，都是必走之道，也是战略要
地，多少历史风云，在这里聚散。远
的不说，清咸丰九年(1859)，小池驿
一战，陈玉成败于曾国藩，安庆保卫
战由此拉开，天国的太阳开始坠入西
山；光绪三十四年(1908)，太湖秋操
举行，导致安庆熊成基起义，如果说
熊成基起义是辛亥革命之前奏，则太

湖秋操是这前奏之起音；从红军到新
四军到人民解放军，有徐海东、刘伯
承、邓小平、陈赓等名将，饮马太
湖，多少志士的鲜血，把这片土地染
红。

吴头楚尾，襟山带水，带来各种
文化的交融、繁荣。李白、白居易、
王安石、黄庭坚都来过，可惜，不知
道是他们来去匆忙，还是老祖先们没
陪好酒，除了李白写过两首诗外，他
都没留首诗下来。但是他们的到来，
必然带来了风雅。特别值得一说的
是，明嘉靖年间，大理学家、文学家
罗汝芳任太湖令，首办书院，教化治
县，使太湖面貌一新，“先生风味至
今遗”。其后几任县令继承其志，重
教兴文，使太湖文风大振。进入清
朝，无论乡试、会试，几乎榜榜有太
湖人，中状元二人，进士近百人。太
湖赵家“四代翰林”名扬四海，出了
后人赵朴初，也离不开这种家学的养
育。小小一个树林冲，出状元一人，
进士十二人，估计国内也不多见。弥
陀百草林朱家行医，也是大户人家，
但朱家祖宗还是觉得脸上无光，花大
价钱办家塾，非培养个读书人不可。
苍天不负，后辈朱延薰、朱延熙“兄
弟双进士”，朱延熙之子朱湘为现代
著名诗人，可惜呀没活过三十岁。直
至今天，多少太湖英才，显风流于海
内外。太湖中学每年高考捷报高悬，
我认为，离不开太中老师的教学，但
更离不开太湖千年重教的传统和氛
围，离不开太湖人家对教育的巨大投

入。
太湖雅、诤。文雅这东西，经过

近千年的培育和遗传，已成为太湖人
的生命因子。太湖是诗乡，也是戏
乡。书生吟诗写曲，百姓唱戏听书。
山中，至中保留高腔的活化石——— 太
湖曲子戏。南来北往的过客，带来了
黄梅戏，被太湖人传唱开去，催生了
黄梅戏第一个女演员胡普伢。太湖叶
春善在北京办起富连成班，被誉为
“京剧的黄埔学校”，问今日京剧梨
园子弟，几人与富连成班无关？明人
胡宗缵概括安庆人性格：“怀宁易，
桐城达，望江悫，潜山毅，太湖诤，
宿松直。”我不知道谓他县如何，但
谓太湖诤，却是准确生动。太湖人整
体性格耿直，无畏，不会阴谋诡计。
太湖名士雷演祚、石庞、赵文楷、李
振钧、刘王立明、朱湘等，哪一个不
是典型的诤人？我觉得，这也是自己
性格中的重要部分。

赵朴初饮故乡天华茶，诗谓“清
芬独赏我天华”。那份清芬独赏，在
太湖物产，在太湖文化，在太湖山
水，在太湖人物……多少夜读之时，
多少搜句之际，或行走于寺前、牛
镇，或漫步于新仓、徐桥，总觉清
芬，不一样的清芬，如此真真切切！

◆——— —— —— —— —— —— —— —— —— —— —— —— —— 余世磊

清芬独赏我太湖

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老家的思
念之情日益渐浓。

我的老家距离现在的新家不是太
远，如驾驶机动车辆从小镇新家出
发，经白石公路，横穿 105 国道，跨
越白沙畈，又入石霞山，再沿着依山
而建的村级盘山公路，也不过一个小
时就能到达。

老家是在太湖县的东北角，太潜
两县交界处，属皖西南大别山尾部，
地式较高，有海拨六、七百米，一条
又一条高低起伏的山脉牵连着一座座
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山峦，重重叠
叠，把老家围成一个不大不小的山窝
窝。这山窝窝宛若一个小盆地，五、
六个自然村，百来户人家分别坐落于
这山窝窝。山窝窝中间有一条不知年
岁的人行老路横贯东西。

出了山窝，老路沿途有许多好听
的地名，檀树岭，银子崖，银珠弯，
大营盘，雷打石，大沙岭……。

远近闻名的大沙岭巍峨挺拔，高
低落差四百余米，灰秃秃的麻石岗十
分陡峭，老路沿着陡峭的山岗直下而
上，级级石阶，顺着山势层层叠磊，
行人至此，如登云梯。

大沙岭的正腰部位有一座气势宏
伟 的石凉亭，上下行人可避雨，歇
息，乘凉。每年热季，老家有人在凉
亭施义茶两月，供来往行人解渴。
老家山多田少，年年缺粮，为求生

计，老家人年年岁岁，卖柴买米，一
年几乎就有半年时间奔忙在这条山间

老路上。
在这条不知年岁的老路上留下过

无数人辛勤的汗水和深沉的足印。
在这条历经沧桑的老路上，婚丧

嫁娶，红白喜事，曾有过许多欢乐的
笑声，也曾有过离别的悲伤。

在这条山间老路上，曾有过夕阳
之下的牛铃叮当，也曾有过山歌嘹
亮。

在这条老路上，曾有过许多大山
的好儿郎在鞭炮和锣鼓声中胸佩红
花，奔赴远方的军营与哨岗，守卫边
疆 ！保卫家乡！曾有过许多金榜题
名的优秀学子从这里远走高飞，辉煌
腾达，实现了自己人生的梦想！

这条老路，我幼年的时侯根本上
不知道它有多少岁数，也不知道它到
底有多长。父亲告诉过我，这条老路
是来到这里的第一位祖先修的，它东
连太潜怀望四县各地，西入大别山深
处的太潜岳三县各个山乡。

到后来，我又知道了，这条弯弯
曲曲的小路远远的不止那么长，它可
让你去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

这条老路，负担很重，也很忙，
一年四季，日日夜夜，畈区人进山挑
柴驮树，山里人出畈买粮，南来北
往，老路从未闲过。

历经沧桑的老路，一年四季，夏
遭雨水的冲刷，冬遇冰雪的摧残，常
常变得遍体鳞伤，让人举步难行。

不知哪一年起的规矩，老家人把
每年农历的七月十六定为修路日，这

一天，整个山窝窝的男男女女，全员
出动，在东西两侧十余里内，由远到
近，凿沟铺路，搬石彻坝、搭桥，挑
的挑，抬的抬，长长的阵线，热火朝
天，一天时间，将坑坑洼洼的老路又
一次修的平平整整，方便好行。

星月依旧，时过境迁！欣逢盛
世，百废俱兴！本世纪初，梦寐以
求，朝思暮盼通公路的老家人(并村
前，原洪岭村全村 360 多个人的小行
政村)借政通人和之东风，立愚公移
山之志，齐心协力，整整奋战了四个
春秋，把一条又宽又长的玉带式公路
悬挂在大山之腰。从那时起，历经沧
桑的老路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虽然通了公路，虽然宽宽的水泥
公路能为我们造福，但我对老家的那
条不知年岁的老路却有着难以磨灭的
感情！我每次回老家，当车行至于公
路与冷清的人行老路交叉处时，总是
身不由己的停下车来，慢慢的步行一
段怀旧。

这条不知年岁的老路，我也曾走
过几十年，挑柴背米，背着书包、菜
罐步行十几里山路上中学，几天一个
来回。

名落孙山之后的那一年，父亲沿
着这条老路把我送到离家 70 多里的
怀宁腊术学漆工，离开家门的那一
刻，母亲用低沉的声音对我说：“念
书不努力，只有去学手艺，……。”
母亲说这两句话的时侯，两眼湿润，
嘴唇一直在不停的抖动。我深知，母

亲是害怕学业不成的逆子要在求艺的
岁月里去吃那人间的三堂“猫狗
屎”。(“猫狗屎”是我们老家一带
传留下来的说法，指的是学手艺首先
必须要接受师傅的一切封建传统教育
和那些苛刻的规矩，要受人间难受之
气，要受得人间难受之苦。)我咬紧
牙关，点点头，没有用言语回答母
亲。

我在能望见家的路上几乎是一步
一回头，每一个回眸，眼帘中的母亲
仍站在家门囗的老路上目送我这个不
成气的逆子。

第一次远离家门，在师傅家呆了
整整三个月。第一次回家的路程我只
用了去时的一半时间。回到家里，母
亲告诉我，儿子离开家的头几个夜晚
她彻夜未眠。每天傍晚她总是呆呆的
站在家门囗凝望着门前的老路。我没
有告诉母亲，其实，我在路的另一头
也是每个傍晚面向回家的路眺望着大
山深处的老家。

曾在原小村任职二十多年的妻子
每次起早摸黑去三十多里外的镇上开
会学习，我每次都要接送一段路程。
我们也曾手牵手、肩并肩的在月光之
下那条幽静的山间小路上相濡以沫！
老路也曾无数次留下过我们学习、劳
动、工作的足迹。老路途中的沟沟坎
坎，还有那沿途路中被许多行人踩磨
得光滑发亮的青石板我是那么的熟
悉。我站在林阴下的老路上，我站在
巍峨的大沙岭上，我站在石凉亭的屋
脊上，时而面向山窝窝里的老家，时
而面向山外的远方，回忆着往昔曾经
在这条老路上的许许多多的往事。老
路啊老路！你虽然退出了历史的舞
台，但你为老家人的生生不息和无计
其数的外乡行客的生计立下的不朽功
绩，将永远被我们铭记！

◆——— —— —— —— —— —— —— —— —— —— —— —— —— 蔡刘根

老家的那条老路

沏一杯香茶，捧一卷
《三国》，窗外的风不请
自来，抚弄着窗帘，划过
脸颊，迎着弯牙月的月光
翩翩起舞。蓦然回首，我
突发奇想三国的风是“绿
色”的，给人带来无尽的
希望。

刘备三顾茅庐，请孔
明先生出山，希望他能够
在风起云涌、群雄争霸时
助他成就伟业。那究竟是
什么打动了孔明先生，让
他“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呢？

于是我踏上了寻疑解
惑之路。终于，功夫不负
有心人，水滴石穿，铁杵
成针。刘备的执着、刘备
的谦虚、刘备的诚心，换
来了孔明先生那股清新的
风，吹来了无尽的希望。

信仰无悔，有阴谋阳
谋良策诡计之间的明争暗

斗……而那股清风迈过了
山峦，吹散了乌云，抚平
了惊涛骇浪的大海，温暖
了繁花似锦的大道，一路
阳光，让刘备看到了孔明
先生为他勾勒出的宏伟蓝
图。

我捧书坐在窗前不禁
感叹：“那就像一个王者
崛起的时代神话，演绎着
英雄的本色，不愧是四大
名著之一。”

三国的色彩是永远道
不完的，唯有天空中高悬
的明月见证了历史长河的
精彩，印证着那句“今月
曾经照古人”，希望下次
看到月亮时，我还能感受
到三国史诗般的壮美吧！

茶凉了，月亮也圆
了，三国永不过时。

(作者系百里镇初级
中学学生）

◆——— —— —— —— —— 王钰琪

千古流传的时代

记事起，我就喜欢在门前的小河里
玩耍。小河无名，长约五里，源自天华
尖下长岭岗和弥勒尖诸山之清泉汇流成
溪涧而下，时而奔腾为瀑，如晴雪，如
喷珠，时而舒缓为潭，如玉带，如明
镜。河谷多乱石，如呆鹰，如睡兽，如
屏风，如滑梯，形态不一，栩栩如生，
而河水穿行其中，神出鬼没，随物赋
形，弹着古筝，琴瑟而鸣，自在流淌，
不舍昼夜，流向长河，听从花亭湖的召
唤，“我来哉！”

故乡把急流、碧阴、时见漩涡的深
潭，叫做“湍”，吓小孩不要到湍里戏
水，大人总说湍里闹水鬼，拉人下水垫
背。我三岁算命，大事不妙，命犯深水
关，急得母亲赶忙磨粉做粑，月白风清
的夜晚，领我到湍岸，一边把米粑扔进
湍里，一边为我叫魂，念念有词，大意
是：“龙王爷发发慈悲，莫捉伢去当小
鬼。伢呀过河过沟莫怕，风高月黑早些
回家”。河里长满野芹菜、鱼腥草，岸
边有芭蕉，粗枝大叶，而石菖蒲最多，
生于水流乱石间，根肉外露，紧紧咬住
石缝罅隙，绿叶坚挺朝天，严冬可见冰
凌裹紧，碧玉剑一般，与堂兄喜群、堂
弟明春欢蹦乱跳，履薄冰，钻河谷，采
摘之，高握在手，挥之舞之，如冲锋将
帅，神气十足，逞其能于玩伴中，赢得
几声喝彩。

祖辈们在小河上下游垒起石坝拦
堰，灌溉两岸的农田。田是梯田，种小
麦也种油菜，布谷鸟一叫，就插田了，
稻种有“珍珠矮”、“芭茅籼”、“瞳
匠(蜻蜓)佬”、“红稻”、“糠壳
糯”，偶尔种些玉米、荞麦。沿着河
谷，田埂上一排排乌桕树，虬根繁枝，
高耸入云，时见萝藦攀援其间，结的果
荚裂开，内有羽毛状物随风吹散，故乡
叫做“刀割绒”，采之敷在伤口，及时
止血，更不会发炎。酷暑季节，乌桕树
绿荫相连，上下嘤嘤鸟鸣，求其友声，
秋来红叶似火，绚烂成片，长大后读到
《卿云歌》：“卿云烂兮，糺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真应此景，此
境一个美字了得，浓得化不开。冬天打
木籽，大人爬上乌桕树举起顶刀(一种
安装在长竹竿顶端的小弯刀，刀口朝
上)剃枝，小孩在树下满地捡拾，忙得
屁颠屁颠，大呼小叫，转眼间，一粒
粒、一球球白花花的木籽，装满了箩
筐，卖给商贩榨油，换些金钱，也算不
菲。

河堰是夏天划澡的好地方。忙了一
天的农活，脱去汗衫，往水里扎猛子，
扑通有声，水之上下，左拍右拍，惬意
得很。神清气爽之际，不忘捞些鱼虾，
用两根竹枝交叉支起蚊帐纱或者网布编
个渔网，有时直接用网袋，甚至畚箕，
眼瞅着鳜鱼、黄姑鱼，追逐着，请鱼入
瓮。记得我还在上学时，母亲曾在深秋
的某天清晨，到菜园摘菜路过河边，发
现一只老鳖大摇大摆，她高兴地抓起
来，足有两斤有余，舍不得吃，几天后
搭车到合肥，送给哥嫂尝鲜。

“水过千层堰”，流水是拦不住
的。下游有堰名“青浪堰”，名字很好
听，不过有人淹死于此，阴气很深，都
说每每夜晚过此，毫毛竖起，恨不得几
步就离开此地，那个怕呀无法形容。

山洪暴发，河水猛涨。过不了河，
就上不了学，我找父亲想办法，父亲扛
起长木梯，“跟我走！”我和父亲戴着
斗笠，沿河而上，在河道最狭窄处，父

亲放下长木梯，搭在河上，“慢慢爬过
去！”我匍匐着，不慌不忙地过河了，
父亲满意地笑着挥挥手，“放学就沿原
路撤回！”。

小河很热闹，女人们在河里洗衣、
洗被子，棒槌声声，连着炊烟袅袅，果
然烟火人间。天晴了，河中的大石头上
晒满被子，有人晒酱，有人晾菜。父亲
把锯断的乌桕木沉入水湍中，一年半载
后捞出来做砧板，声称不会开裂。母亲
把一大堆苎麻泡在水窟中，过段时间沥
出来擀麻、抽麻。霜降了，在河边放上
几口大水缸，磨山芋粉、磨巴了芋(即
旱藕)粉、磨葛根粉，艰辛的劳动充满
喜悦，索性扯起嗓子唱段黄梅戏，《小
辞店》不好唱就唱《孟姜女》吧，这边
唱来那边和。

小河很神秘，村庄有人去世了，道
士做斋，要到河边“取水”，河边往往
是“烧笼”的地方；有人生了怪病，卧
床不起，请人抬老爷“放猖”捉鬼，要
到河边去烧纸扎的“茅人”。从此，胆
小的孩子不敢走夜路，更不敢过河。

我家住在小河的东边。父亲在世盖
过四次房子，他白手起家，开始盖了三
间“扁担屋”，哥哥大我五岁，等我出
生后加盖了两间，弟弟小我四岁，他五
岁时，父亲雄心勃勃在老屋基上新盖了
正屋明五暗九另加披屋三间，石板铺
就、水泥浇灌的道场外是长约五六丈、
高达四五丈的石头坝，新屋算是整个村
庄里最气派的了，第二年夏天，整座房
子倒塌于泥石流(故乡叫“起蛟”)，当
时全家人昏天黑地，父亲嚎啕大哭，伤
心之极。第二天，父亲咬咬牙，说：
“重做！”，当年九月在旁边山崖上开
挖屋基，泥土太多，难挑，从山上引
水，围堰以水冲土，十月请来窑匠做
瓦、做砖，冬月砍柴烧窑，烧制砖瓦，
腊月盖起了正屋明三暗五另加披屋三
间，真是愚公移山之力！

门前竹子成林，清风徐来，屋边栽
种的柑橘、枇杷、泡桐、香椿长势喜
人，黄莺、画眉啼叫不停，喜鹊是常
客。站在门前，俯瞰小河潺湲流水，淙
淙有声，父亲很是乐呵，但好景不长，
四年后父亲病逝了，家里再遭劫难，母
亲没有倒下，腰杆挺直，肩挑田地农活
和家务，一年接着饲养两头肥猪，年中
卖一头，过年杀一头，供我们兄弟仨继
续上学，完成学业。

过了河，就是秋藤树屋，青石板台
阶拾级而上，堂厅上下两重，中间的天
井后面是南北相通的走廊，木壁、木窗
棂、木雕、廊柱，令人游目，住着潘
家、陈家、朱家。潘家老兄弟四人做石
匠，靠钢钎铁锤敲出家业兴旺，常请说
书人来此说书，开场白就是：“自从盘
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说到今”。陈家是
烈属，儿子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
喊她堂曾婆，孩提时代在她身边长大，
我体质弱，裹脚的她七十多岁了，颤巍
巍地拿起陶罐，塞进灶膛煨粥，粥香
了，她喂着我，怕我淘气，总是哄着
我，我永远都记着她对我的好！朱家是
地主出身，土改后从宿松县搬迁而来，
女儿是我小时候顽皮的伙伴，父母安排
我磨小麦粉时，总是找她帮忙一起拉
磨，她有股冲劲，很开朗，也很能讲，
在我眼里，她一直是条女汉子。

门前的小河，是故乡的小河，常在
我梦中流淌不歇，始终萦绕于怀。

◆——— —— —— —— —— —— —— —— —— —— —— —— —— 晏弘

门前的小河

叶玲玲 摄

乡土风情

喜欢秋天，更喜欢秋天的颜色。
秋天的颜色是洁白的。如果你走在

乡间的小路上，你会看到阡陌的棉花田
里，已经吐出了一朵朵洁白的棉花，有
的迎风怒放，有的半抱琵琶犹遮面，欲
说还休。远远望去，那是怎样的一种白
呀！白的就像刚落下来的一场大雪，那
气势，那震撼、那壮观，简直是叹为观
止。几个村姑戴着一方红色的头巾，淹
没在“雪”地里，巧笑倩兮的，用一双
灵巧的小手，摘着一朵朵洁白的棉花，
柔柔地放在系在胸前的棉花口袋里，那
咯咯地银铃般的笑声，很快就引来了不
少色彩斑斓的蝴蝶，在村姑们面前翩翩
起舞，似乎还唱着动人的歌谣。还有蜻
蜓呢，也跟着凑热闹，因为它从来还没
见过这么大的“雪”，能不兴奋吗？肯
定想过来一饱眼福了。

秋天的颜色是黄的。秋风凉，稻花
香。村舍外，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黄灿灿
的稻田，经历了赤日炎炎、电闪雷鸣、
暴风雨的洗礼，它还是谦虚的低下头
来，向世人捧出了沉甸甸的果实。那些
稻穗上结着饱满的金黄色的稻粒，在阳
光的照射下，每一粒稻穗都闪着金黄色
的光芒。微风吹过，金黄色的稻浪随波
荡漾，传来了阵阵袭来散发着稻花香、
越过了小桥、越过了村庄、越过了流
水·····父亲就站在田埂上，慈爱地看着
眼前的稻田，就像是欣赏自己的作品一

样，美美地吸着一口烟，脸上已经掩
饰不住的喜悦，他知道，今年又是丰
收年。没说的，赶紧回家磨镰刀去，
准备过几天，大干一场，把丰收的喜
悦满载着带回家·····

秋天的颜色是蓝的。仰望天空，
你会吃惊地发现，天空蓝的就像水刚
洗过似的，一尘不染，澄清，透明。
又像是一块巨大的蓝色玛瑙石镶嵌在
苍穹的天空，隐隐约约地还散发着那
种蓝色的光芒。有几片如轻纱似的白
云，就像调皮的小鱼儿，在浩渺的蓝
天下，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偶尔有
只不知名的鸟儿飞过，随即，了无痕
迹。太阳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热
情，那么慷慨，那么大方，愈发显得
蓝天，更蓝，更远，更净····如果你
有一天疲倦了，或者遇到不顺心的事
了，你不妨出去走走，走到一处空旷
的地方，抬头看着蓝天，可以什么都
不想，也可以什么都不做，时间一分
一秒地过去，你很快会发现自己，内
心里就有了质的变化，宁静、豁达、
满足、幸福·····

秋天的颜色真的很多，正因为秋
天有这么多的颜色，秋天就像一幅浓
墨重彩的水彩画，画面明亮、轻快、
清灵、温暖，能不让人喜欢吗？何
况，秋天还是成熟的季节，是丰收的
季节，这就越发更让人喜欢秋天了。

◆——— —— —— —— —— —— —— —— —— —— —— 张志松

秋天的颜色


